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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更美好的家園

在長時間的壓力之下，臺灣人不只是「活下來」，也開始在生活中慢慢

重建自我。這並非某一刻突然完成的自我認同，而是在反覆調整與摸

索之中，一點一滴形成自己的樣貌。人們如何在制度的縫隙裡，保留

感受、記憶與判斷，讓生活重新成為能夠感受、思考與連結的存在，

也同時象徵著「臺灣」樣貌的成形，使這座原本為戰而生的島嶼，開

始發生轉變。

戒嚴體制之下，島嶼的行動是受限的，但生活仍然必須前行。1950至

1960年代，在美援支持與政策引導下，群島進入重建與發展階段，大

量人口從農村前往都市，投入工廠與各類基礎建設，為家庭與下一代

累積新的可能。這是一個以「打拚」為核心的年代，人們相信只要肯

做、肯撐，未來就有改變的機會。到了1970至1980年代，臺灣先是在

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8年「台美斷交」等變局，在國際政治上遭到

孤立。但臺灣人並未停下腳步，將無法改變的外在處境，轉化為更加

務實的生活態度，專注於工作與產業發展，一步一步建立起穩定的經

濟基礎。這些選擇看似平凡，卻逐漸累積出改變社會的力量，也讓群

島開始從戰後的不確定之中，走向能夠自我支撐的階段。

群島的歷史，如同層層堆疊的千層蛋糕，不同時代的人們從遠方來到此地，

在戰爭與和平的交錯中生息繁衍，也將各自的夢想深植於土地之中。島嶼並

非一夕繁榮，而是在無數日常的勞動、照顧與選擇之下，逐步累積出經濟的

韌性與社會的穩定。

戰爭的景象漸行漸遠，冷戰的結構與影響仍然存在之下，行動或許受限，但

人們的內心仍然保持熱度。努力工作、照顧家庭、期待下一代，將希望寄託

在明天。正是這些看似平凡、卻持續不斷的生活選擇，讓臺灣在壓力之中前



行，也在時間之中，慢慢形塑出更穩定、更有信心的社會樣貌，也為後續的

自我認同與未來發展奠定基礎。

打下經濟基礎的農民與農業

臺灣的命運雖然曲折多舛，但臺灣人心強韌且勇敢堅定，開創了一條屬於自

己的路。在「護國群山」出現之前，臺灣人早已默默開創出許多產業奇蹟

——臺灣的農民勤懇踏實、吃苦耐勞，因此農業生產效率極高，農產品的品

質也相當優良。除了知名的稻米、甘蔗、茶葉之外，臺灣還素有「水果王

國」的美譽，香蕉曾是炙手可熱的銷日明星，輸往日本時，往往甫下貨船便

銷售一空。前經濟部長江丙坤就曾經回憶，他當年搭船要去日本讀博士的時

候，有人建議他先在碼頭旁買三個大竹簍的香蕉，然後跟著郵輪帶到日本。

結果一下船，果然就有一堆小販搶著跟他收購香蕉，他轉手就賺了30美元，

等於一整學期的學費。江丙坤相當驚喜，於是他每年暑假結束後，要回日本

的時候，都會帶上幾簍香蕉，賺取博士班學費。這也可以看出當年臺灣香蕉

在日本的搶手程度。

而香蕉的重要產地——高雄旗山小鎮，在五、六〇年代的繁榮景象，更是不

輸給曾經富產金礦的九份，所以又被稱為「北九份、南旗山」。而今日高雄

駁二藝術特區旁的「香蕉碼頭」，當年是上千簍尚未成熟、綠油油的香蕉的

乘船之處，也是香蕉貿易盛極一時的重要證明。

除了香蕉等水果，臺灣農產品還曾榮登全球「三罐王」的寶座——鳳梨、洋

菇（蘑菇）、蘆筍三種罐頭風靡一時；時至今日仍廣受喜愛的津津蘆筍汁，

正是在那蘆筍全盛時期所開發的飲料。而洋菇罐頭，更是農民在冬季稻米休

耕期間，全家動員栽種的高經濟作物之一，農民利用稻田收成後的稻桿，以

及養雞的糞肥種植洋菇，許多農村孩子在清晨三四點就要起床，到菇寮協助

採摘洋菇，一直到六七點才去上學，所以對很多農村子弟來說，務農是一種

相當辛苦的經驗。

這些「水果王國」、「三罐王」的榮耀，其實是農民辛勤在土地上用汗水澆灌



而來的，也是支撐臺灣經濟成長、不應被遺忘的最重要推力之一。

但臺灣農民受限於土地、資本等因素，雖然非常努力耕作，收入卻非常微

薄，生活很不容易。再加上當時政府實施肥料換穀等政策，農民的稅賦壓力

非常大，經常入不敷出，有時候家中雖然種植稻穀，日常卻吃不起鬆軟的白

米，只能吃曬乾的蕃薯簽熬粥。在這情形下，年輕的農村子弟只好離鄉背

井，到都市去工作。1959年，少女歌手陳芬蘭唱演唱〈孤女的願望〉：

請借問 佈田的田庄阿伯啊

人咧講繁華都市 臺北對佗去

阮就是無依偎 可憐的女兒

自細漢就來離開 父母的身邊

雖然無人替阮安排 將來代誌

阮想欲來去都市 做著女工度日子

也通來安慰自己 心內的稀微

短短幾句歌詞，娓娓道盡了當時的社會氛圍。由於農村的傳統作物稻米、雜

糧及甘蔗養活不了過多的勞動人口，年輕人被擠壓出農村，只好來到都市邊

緣尋找機會，而臺灣農村的青年勤奮打拚，加上當時的出口替代經濟政策，

創造了戰後第一波的經濟起飛時期。

創造戰後經濟奇蹟的勞動女性們

女工們離開家鄉，到了哪裡去呢？他們來到了加工出口區、一座座的紡織工

廠內。這群剛從學校畢業，帶著行李箱搬進工廠宿舍、挽起長髮、穿上制服

的工人們，如同前線保家衛國的軍人一般，投入了另一個沒有煙硝的產業戰

場。

1960年代，臺灣紡織業開始發展，這座島嶼又多了「成衣王國」的稱號。甚

至不只是工廠，家家戶戶的客廳，都可以看見晚上挑著燈，踩著SINGER縫



紉機，不眠不休進行「家庭代工」的勞動者們。他們將青春、汗血投注在一

臺臺紡織機、一條條生產線上，奠定了臺灣戰後第一波工業化的基礎，吹動

了抬昇臺灣經濟起飛的大風。作家楊青矗於1978年出版的小說《工廠女兒

圈》，就是在描繪這群年輕女工們的故事。在美國學者、同時也是社會運動

家的艾琳達研究當中，1977年以前，臺灣三個加工出口區的勞動者們，女性

佔了85％，大部份都是農家子弟。而這群女性勞動者當中，大約77％的年齡

都在24歲以下，簡單的說，臺灣的經濟奇蹟，可以說是都由這群來自農村的

年輕女性所支撐起來的，而這些故事後來由公視改編，鄭文堂所執導的連續

劇《奇蹟的女兒》。

高雄港外的旗津島上，有一座墓園叫做「二十五淑女墓」，在鄉野奇談當

中，單身的年輕男性騎機車經過，可能會被「拍肩膀」、「後座會變重」，因

此長輩都會告誡小男生，不要靠近那座墓園，甚至有賭客會到這裡來求大家

樂的明牌。不過，這是相當污名化的一種觀點，這座墓園，現在已經改名成

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就是為了紀念這群創造奇蹟的勞動女性，偉大的

事蹟與身影。

原來，在1973年9月3日當天清晨，天還濛濛亮，不到七點，一群旗津島上的

年輕女孩就急著趕去加工出口區上班，深怕稍微晚到，就會被扣薪水。但是

當時旗津中洲到高雄的交通，完全都是要靠渡輪運輸，所以這群女孩們為了

趕時間，沒想太多，就搭上中洲漁港的渡輪「高中六號」，船東為了多賺幾

張船票，也不論是否超過乘載人數，人一來就統統拉上船。小船一共擠了71

人，結果船開到海上沒多久，一波大浪打來，船身一個不穩，就進水了，接

著船很快就翻了過去。乘客們紛紛游泳逃生，但船艙裡的乘客逃生不及，多

數罹難，最終一共有25名女性溺水身亡，其中最年輕的女孩只有13歲，最大

的，也僅只30歲而已。

而在過去傳統習俗當中，未出嫁的女性，無法入祀家族的祠堂，所以當地人

就將他們單獨埋葬祭祀，成為早年的二十五淑女廟，地方上也開始出現了許

多前述的鄉野奇談。但是這樣的傳說，對這些「創造奇蹟的女性們」來說，

是相當不尊重的，所以在2008年，高雄市政府在接受民間團體建議後，由陳



菊市長將墓園改成「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當時也在船上的漁民葉永雄先生，因為熟悉水性而游到岸邊，卻也不斷入海

去救人，他一共救到了六名乘客，但看到25名年輕女性生命的消逝，還是不

免感到悲傷。他曾到罹難者的告別式現場上香，日後經過墓園的時候，也都

雙手合十、默默禱告，是他向女孩們致意的方式。而將他們的故事說出來、

傳出去，是我們享受經濟奇蹟的後人們，向這群勞動英雄們致意的方式。

回顧1970年代，國際局勢急遽變動，臺灣在政治上感到壓抑，在外交上也連

遭挫折，局勢相當沈悶。而臺灣人仍保持衝勁，更加勤奮工作，以「愛拼才

會贏」的精神，一步一腳印地努力從「黑手變頭家」。「打拚」是臺語獨有的

詞彙，在華語中難以找到完全對應的概念。這個詞語，是臺灣人在數百年的

殖民與移民經驗中，以「做人就要拖，做牛就要磨」的精神「拖磨」出的特

有文化語境，代表臺灣人在戰後最窮困、最艱困的年代裡，腳踏實地、埋首

經營的務實精神。

夙夜匪懈的百工百業

航空產業，也是一路從二戰之後殘破的百廢待舉，歷經韓戰與越戰等地緣衝

突之下，臺灣藉由與美國合作，慢慢建立起臺灣自主的飛航機隊，以及地勤

維修系統，從土法炮製到百煉成鋼。其中有太多的辛酸故事，從飛行員、維

修員到相關產業工作人員的生命血淚，都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下被淹沒

了，他們靠毅力與勇氣撐住了臺灣飛航的生命線，卻是不為人知的的無名英

雄。

又如颱風夜裡的「電線桿英雄」：強風造成停電，臺電搶修人員便迅速出現

在每一根電線桿上，冒著風雨趕工，只盼社區能早一刻復電；也像是機場地

勤人員，不分酷暑寒冬，在極端吵雜、嚴苛的環境下，還要全神貫注在每一

次飛機起降、每一次檢查修繕、所有安全作業上，絕對不容許任何閃失，永

遠都要在第一線守望跑道、看顧每一臺飛機、每一顆小小螺絲釘。這樣的職

人精神，來自百工百業，共同打造了屬於臺灣獨一無二的經濟奇蹟。



救死扶傷的醫療從業人員也是如此——臺灣擁有全球稱羨的全民健保制度，

與其他先進國家相較，醫療品質及效率都是數一數二的。不過在這「物美價

廉」的公衛制度背後，其實是全體醫護人員在第一線所支撐起的血汗體系。

當Covid-19爆發之際，站在最前線，守護所有臺灣人的生命安全、如同捍衛

疆土的衛士，就是每一位穿上防護衣，連續輪班12小時以上的醫護人員。

舉個例子，根據報導者的採訪，2021年1月爆發群聚感染事件的衛生福利部

桃園醫院，急診護理師們在疫情最危急的時期，每次工作都必須在悶熱的夏

日戶外，先穿上如同太空人的隔離衣，縱使身體汗如雨下、心情沉重，還是

奮不顧身奔向一床床病患。而當時部桃急診室收治量暴增了兩倍，每天湧入

上百名患者，他們長時間在急診室忙進忙出，無法抽空換衣服吃飯、甚至連

上廁所都沒有時間。最繁忙的日子裡，護理長黃欣萍還曾長達21天先以醫院

為家，先放下家人們，全心照護病患。護理長擔心同事們的身心狀態，詢問

大家，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我們不會害怕，因為大家都在一起！」

這就是第一線醫療工作者的無畏、無私精神。同樣重要的，還有眾多助人工

作者們，特別是社工師、長照工作者等職業，始終陪伴在窮老病殘者的身

邊，在無人知曉的角落，牽著每一雙需要支持的手，拉出了一張張接住眾人

的社會安全網。

護國群山，平地而起

而我們所熟知的「護國群山」高科技產業，也是無塵室中、研究室裡、生產

鏈上所有工作人員共同拼搏出來的世界奇觀。

回顧1974年2月，略帶寒氣的早上，位於臺北車站附近的南陽街「小欣欣豆

漿店」，原本只是一間退輔會經營的早餐店，因為靠近許多行政機關，所以

很多公務人員都會在那邊享用熱騰騰的豆漿燒餅油條。經濟部長孫運璿、旅

美專家潘文淵及李國鼎等七人，就在早餐店樓上吃早餐開會，討論臺灣半導

體業的未來。會後，潘文淵起草了臺灣的「積體電路計畫」，開啟了臺灣與



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分工模式。接著政府選派了19位年輕工程師（包括曹興誠

在內）前往美國，引進RCA的半導體生產技術。

RCA替臺灣帶來新的技術，但我們也不能忘記背後眾多犧牲的勞動者們。

1969年，RCA在桃園、新竹、竹北等地設廠，生產電視機零組件。期間長期

挖井傾倒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有毒有機溶劑，嚴重污染當地的土壤與地下

水。許多作業員（大多是女性），因長期暴露在毒性環境中，並飲用受污染

的地下水，導致罹患癌症、流產甚至死亡。直到1994年污染事件才遭到揭

露，一直到2017年，RCA員工的集體訴訟才落幕，RCA等公司須支付486名

臺灣勞工7.1億元的賠償金。

1985年，李國鼎邀請了在美國德州儀器擁有輝煌戰績的張忠謀回臺。張忠謀

原本是中國浙江人，18歲的時候到美國讀書，1958年到德州儀器工作，參與

美國最新的半導體製造技術。1987年，張忠謀56歲的時候，在臺灣創立了

「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SMC）。他開創了「專業晶圓代工」模式，顛

覆了當時全球半導體界由垂直整合主導的局面。臺積電不與客戶競爭，只專

注於將製程做到極致。這份「克勤克儉、胼手打拚」的精神，在張忠謀的領

導下以及加上全體工程師、作業員日夜打拚之下，在往後的三十年內創造了

無數奇蹟。

例如，在2025年1月21日凌晨0點17分，嘉南地區發生規模6.4的大地震。當

時新年連假即將來到，多數人都歡愉地準備返鄉過年，但地震發生後不久，

臺南科學園區南部園區周遭就大塞車，Google地圖上的道路如血管一樣鮮紅

——原來是正在休假中的工程師們，擔心機房受損，紛紛自主取消假期、趕

回公司值班。其中大多數人，更持續接力輪班直至年假結束，才終於安心休

息。

經濟成果，屬於全民的成就

臺灣在戰後數十年的地緣政治困局當中，決定將國運押注在遙遠的半導體技

術，為群島在複雜國際政經局勢當中，打開了一條通往21世紀晶片藍海的偉



大航路。這座小小多山、身世坎坷的群島，竟然能創造出全球最穩定的先進

晶片製程。而上述臺灣奇蹟，都不是一兩位英雄的偉業，是千萬無名勞工數

十年下來所努力堆疊出來的「群山」；事實上，也不應稱為奇蹟，而是經過

累積而成的具體成就。

臺灣今天的經濟成就，是戰後臺灣打拚文化下，勞動者們的血淚汗漬——無

數堅韌如草根的百工百業，在日夜不分的無塵室、救死扶傷的急診室、轟鳴

的機械生產線、到深夜國道上的物流車，乃至「客廳即工廠」藤椅上的家庭

代工長出的勞動果實。臺灣人以其特有的「骨力」與勤奮，默默在每一個崗

位上拼搏。群山的誕生，不僅是前行者的高瞻遠矚與島國技術力的積累，更

是全體國民勞動與意志的總成。

群島在政治上雖然是向內閉鎖的，但臺灣人們以「骨力（Kut-la̍ t）」的「打

拚文化」來縫補、修復歷史傷痕。無論戰爭下倖存的島民，還是1949年後從

大江南北來到島嶼，追尋自由的離散者，各自都展現了極為強大的韌性，在

美援的支持之下，臺灣人拼搏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共同開拓了「經濟奇

蹟」的世代。在逆風當中，飛得更高更遠。

球場內外的熱血吶喊

2024年世界棒球12強賽，臺灣隊長陳傑憲在東京巨蛋擊出全壘打，當他繞過

三壘的時候，在胸口比出了「Team Taiwan」的手勢，凝聚了全臺灣人的

心。兩年後，2026年，臺灣隊又回到東京巨蛋，雖然一開始輸給澳洲及日

本，但臺灣人一直都是在逆境中起飛的，最終在艱困的戰局當中，臺灣背水

一戰，拿下了對韓國的勝利。九局下「再見接殺」那一瞬間，不只是榮譽的

一刻，而是一個漫長過程的完成，全場響徹「臺灣上勇」的歌聲，迴盪在整

座東京巨蛋當中。

但早日本時代，臺灣棒球就曾經聲震日本本土。1925年，就有來自花蓮港農

業學校，出身阿美族部落的「能高團」棒球隊遠征日本，與日本球隊進行了

九場交流賽，獲得4勝4敗1和的成績。而臺灣原住民球員在賽場上的專注神



情、敏捷身手，則讓日本球迷大為驚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於是能高團

的球員們如羅沙威（伊藤正雄）、羅道厚（伊藤次郎）、阿仙（稻田照夫）等

人，受邀加入了棒球勁旅——京都的平安中學（今日龍谷大學附屬平安高

校），成為站上甲子園的第一批臺灣人。而羅沙威在日本就讀完法政大學之

後，選擇返鄉任教，戰後改漢名為莊初明，培育出了花蓮一代又一代的棒球

好手。

對臺灣人來說，棒球也承載了超過體育競賽本身的意義。繼而到了1931年，

大阪甲子園球場裡，全場觀眾熱烈呼喊著「天下嘉農」，聲震關東，這是來

自臺灣的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在甲子園決賽的英雄時刻。

自此，棒球就成為了殖民地人民期望「出頭天」的精神寄託。戰後，1960至

1980年代，在外交孤立與冷戰壓力之下，在那壓抑且封閉的政治氛圍當中，

草皮上與紅土間上的喊聲，不僅是純粹的競技，更是臺灣人集體情感的宣洩

出口。

戰後最熱血的少棒傳奇，從一群來自臺東的原住民孩子開始——1968年夏

天，一支來自臺東的紅葉少棒隊，雖然戰績優良，屢獲捷報，但卻因為缺乏

旅費，無法前去臺北參加全國大賽。於是曾為白色恐怖受難者、也是《王

子》雜誌的創辦人的蔡焜霖先生，看到紅葉少棒的新聞後，不顧自己捉襟見

肘的財務狀況，毅然決定自掏腰包，兩度資助紅葉隊到臺北比賽。而來自資

源匱乏的原鄉的孩子們，也不負眾望，擊敗了日本關西聯隊。

紅葉少棒的故事，鼓舞了全體臺灣人，捲起了臺灣的棒球熱潮；隔年，1969

年，臺中金龍少棒隊遠赴美國威廉波特大賽，更奪下世界少棒冠軍。這場勝

利，在貧窮而苦悶的年代，為整座島嶼帶來罕見的振奮消息。

由於時差關係，關鍵賽事往往在凌晨舉行。深夜裡，家家戶戶守著收音機與

黑白電視，屏息等待結果。棒球，成為臺灣人在國際舞臺上少數能被看見的

時刻。這份集體情感，也逐漸與政治認同交織，棒球不再只是比賽，而成為

投射身分與立場的場域。



隨著臺中金龍、臺南巨人、屏東美和、臺北華興、花蓮榮工等隊伍接連奪

冠，臺灣建立起從少棒、青少棒到青棒的完整體系。1970年代，臺灣橫掃世

界三級棒球賽事，獲得「棒球三冠王」之名。對臺灣人而言，棒球從來不只

是運動而已，也是臺灣精神的象徵，經過七〇年代的中華健兒、二十一世紀

的臺灣之子，一支真正以「臺灣」之名站上的隊伍，終於逐漸成形。臺灣，

因棒球而聚成一隊，而今終於成隊；我們開始因為成為自己，而驕傲無比。

女子足球的汗與淚

不僅是棒球，臺灣女子足球隊也曾寫下許多令國人驚艷的歷史。起初在1968

年，全國性的足球比賽「萬壽盃」新增了女子足球的項目，其中有一隊是由

「香港人」所組成的，而由於香港足球風氣盛行，所以前幾年萬壽盃女足冠

軍都是由香港隊橫掃，連霸了四年。終於到1972年，由臺南的「曾文家商」

女足隊擊敗香港隊，獲得臺灣女足的第一次冠軍獎盃，也揭開了臺灣女足在

賽場上的榮光序幕。

在臺灣女足的基礎逐漸扎根之際，中華足協於1974年12月開始選拔國內優秀

女足選手，組建了一支在當時男性主導的體壇下，象徵「巾幗不讓鬚眉」的

「木蘭女足」，可惜因為國際簽證等問題，第一代木蘭女足未能出國參賽。

直到1977年，木蘭女足正式出國參賽，啼聲初試，就創下亞洲盃三連霸的驕

傲紀錄，1991年更踢進了世界盃的前八強，奪下臺灣足球史上最佳成績。

而1981年，臺灣第二次舉辦「國際女子足球賽」，共有12支各國隊伍參賽，

臺灣有木蘭、良玉兩支隊伍參賽。當時全球的女子足球賽事尚未成熟，有些

國家甚至都還沒有組成國家女子足球隊，就連足球強權「西德」，也不承認

來臺灣比賽的隊伍是正式的國家隊，甚至有些輿論說「足球就該留給男

人」。這支德國女足勁旅，甚至無法披上國家隊的戰袍，但德國女足依舊來

勢洶洶，抱走了當年的冠軍獎盃。之後，他們也將「臺灣經驗」帶回故鄉，

正式成立了德國國家女子足球隊。2020年的時候，德國有一部紀錄片《臺北

的奇蹟》（Das Wunder von Taipeh），就是在講述1981年，尚未被正式承認



前的女足隊，如何透過臺灣舉辦的國際大賽，艱辛獲得冠軍的故事。雖然在

賽場上是強勁的對手，但全世界女足選手，在場下卻都是患難相見的隊友。

近年來，臺灣女足的世界排名穩定維持在38名到42名之間，是亞洲女子足球

的鋼鐵勁旅，也是臺灣在各大國際賽式的常勝軍。當媒體都把焦點放在熱門

男性運動賽事上，外界資源投入也相當有限，臺灣女足卻如此艱困的環境下

刻苦練習，而因為目前只有半職業的木蘭聯賽，所以有些球員平日必須工作

兼差，利用下班時間在簡易的球場上刻苦訓練，當中的辛酸血淚難以一言道

盡。

女足球員們不僅球技卓絕，更是爭取性別平權、運動員權益的先鋒。2020

年，「臺灣女子足球員工會」成立，是臺灣第一個女子運動員的職業工會。

他們成立以來，不斷替球員們爭取權益，包括場外無形的結構困境，例如酬

勞過低、不當的球員契約等等，成為了女子足球員們最堅實有力的靠山，更

是臺灣女性運動員的平權里程碑。

奧運榮光，全民英雄

在體壇的最高殿堂，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臺灣也曾經出過不少英

雄，也拓展了臺灣全民運動的領域。因為有了這些選手在國際賽場上衝鋒陷

陣，讓更多運動員、更多孩子們得以擁有夢想、看見典範，例如在1960年羅

馬奧運會上，獲得十項全能競賽銀牌的「亞洲鐵人楊傳廣」、1968年獲得墨

西哥奧運銅牌的「飛躍的羚羊紀政」等人，鼓舞了全島的田徑選手們；而又

如舉重、體操、跆拳道、桌球、羽球，近年在國際體壇上屢創佳績。

那一幕幕在賽場上奮力拼鬥、滿身汗水的影像、都成為了臺灣精神的永恆象

徵。例如2020年東京奧運羽球男子雙打金牌戰上，李洋、王齊麟對決中國選

手，在最後決定關鍵勝負的一球，是透過鷹眼（裁判輔助系統）判定球的落

點在界內，「麟洋配」以些微之差擊退了中國強敵。而那關鍵的勝負落點

圖，也被網友製成了圖片，在網路上瘋傳，一度成了新的臺灣象徵。



這也是先前的運動員們在有限的資源下披荊斬棘，替後進開拓出來的榮耀大

道。這些選手的動人事蹟，也感染了觀賽的球迷們，鼓舞更多孩子投入訓

練，讓臺灣體育環境更加茁壯強健。

不過，體育並非職業選手專屬的活動，近二十多年來，臺灣全民運動風氣越

來越盛行，從早期的桌球、羽球、登山、游泳、跆拳道等等體育項目。體育

逐漸走向日常化、個人化、非競技的全民浪潮，如2000年後興起的自行車環

島、2010年代後開始盛行的路跑活動，到近年的健身訓練，幾乎所有臺灣人

都能參與、都曾參與過一項體育活動，並在社群平臺上分享個人練習、大汗

淋漓的照片，感染更多身邊親友投入運動，臺灣人們開始享受與自己身體對

話的感覺、達成自我成就的喜悅，也因此開始欣賞體育場的毅力與掙扎，無

關勝負，是一種體驗人類超越精神與身體痛苦的美學。而特別是馬拉松路

跑，長達42公里的漫長路程，運動者們強烈感受到個人的終極孤寂與疲憊，

卻樂此不疲，因為在終點之後，是更大的成就及愉悅。這也說明了，為什麼

路跑運動越來越盛行，目前全臺灣每年都有500場左右的路跑活動舉行，換

算下來，每個週末都有超過一場以上的大型全民運動賽事舉行。

當然，就算無法親身參與運動，只要是在電視機前面觀看轉播、進場看球、

購買運動員周邊商品，都是對於臺灣體育環境的支持，都是為臺灣體育貢獻

了相當重要的一份心力。當越來越多國人支持運動員、甚至實際參與運動，

運動風氣就會越來越盛行，更多資金就能幫助到運動員訓練與比賽，就能帶

動體壇的正向循環。因此，不僅運動場上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們是英雄——所

有進場看球吶喊的球迷們、在社區運動場流汗練習的民眾們，全部都是運動

場下的無名英雄。我們所有臺灣人，都是臺灣隊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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